
好事自命。每經賞鑑，出口便俗，入手便粗，

縱極其摩娑護持之情狀，其污辱彌甚。遂使

真韻、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談風雅。」

最末，沈春澤寫下他與文震亨兩人聊天之間，

由文震亨親口回答的：「吾正懼吳人心手日

變，如子所云，小小閒事長物，將來有濫觴

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編，堤坊之有是哉。」

沈氏序末並署下「友弟吳興沈春澤書于餘英

草閣」。由此可知，文震亨寫書用意，不僅

是希望透過文字記錄，使世人得見他的日常

品味；更重要的是，藉此傳達崇古尚雅的生

活態度，免得吳人被一些富貴子弟及其庸奴

自以為是的粗俗態度誤導，這是文震亨最不

能忍受的事情。

　　不過對後代學者而言，迄今未能解惑的

是：文震亨《長物志》十二卷究竟成書及出

版於何時？由於書中留下線索不多，因此只

能透過他在出版之前，曾經與多位知名文人、

畫家相互討論，同時這批人還為文震亨提供

修改建議的審定人角色談起。每卷審定人分

別為：卷一「室廬」太原王醇（?-1627）、卷

二「花木」滎陽潘之恒（1556-1622）、卷三

「水石」隴西李流芳（1575-1629）、卷四「禽

魚」彭城錢希言（1562-1638）、卷五「書畫」

吳興沈德符（1578-1642）、卷六「几榻」吳

興沈春澤、卷七「器具」天水趙宧光（1559-

1625）、卷八「位置」太原王留（?-1619）、

卷九「衣飾」譙國婁堅（1567-1631）、卷十「舟

車」京兆宋繼祖、卷十一「蔬果」汝南周永年

（1582-1647）、卷十二「香茗」文震孟。（圖3）

　　除了最末一卷交由兄長文震孟為其把關

之外，其餘各卷的審定人都是平日與文震亨互

文青日常─
十七世紀文震亨的選物指南
▍許媛婷

在變化劇烈的時代中，生活應該以什麼樣的面貌呈現？對現代文青而言，為自己而活是一

種普遍性的思維；然而，對身處於動盪時代的十七世紀，諸如文震亨這類文青們，則是力

求屬於在他們的小時代裏活出自己。本文從文震亨《長物志》談起，探討十七世紀文青的

選物品味，以及他們都參考哪些書籍來做為日常選物的指南？

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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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蘇城吳縣境西北隅圖」出自明牛若麟《吳縣志》　明崇禎十五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震亨與《長物志》初印本

　　文震亨（1586-1645）何許人也？為什麼

在他寫出《長物志》之後，似乎成為時人及

後人視為崇雅品味的代表作品？究竟這本《長

物志》有什麼樣的魅力，值得時至今日的我

們依然陶醉於他所建構出來的物質品味與生

活態度。

　　若要了解文震亨及其著作《長物志》，那

就得先從他的家世談起。自幼成長於官宦及書

畫世家的文震孟（1574-1636）與文震亨兄弟

二人，有個畫名顯赫的曾祖父文徵明（1470-

1559）。由於文氏一族，原居於江蘇長洲縣，

文徵明的父親文林（1445-1499）曾任溫州知

府，後遷居至吳縣，築居室「停雲館」。隨

著文徵明在畫壇地位的提升，「停雲館」因

而聲名遠播，延續了數代。後來，曾孫輩的

文震孟搬到城西修築「藥圃」作為自家居所，

而文震亨則在「停雲館」附近建造「香草垞」，

成為他的日常居所。（圖 1）

　　十七世紀的「香草垞」，今日已然不存。

然從文震亨《長物志》書中記載，我們依稀

可以想見當年的室廬樓閣，由內而外的門窗

几榻、器具書畫、草木花卉、水石禽魚、蔬

果香茗、衣飾舟車，彷彿可以想見文震亨置

身於天地間屬於他自己一處桃花源的快意自

在。

　　文震亨取材於南朝宋劉義慶（403-444）

《世說新語》王恭（?-398）的「身無長物」

典故，而成為本書名稱。何謂「長物」呢？

長，讀音ㄓㄤˋ，原指身外多餘之物。身為

文震亨的好友兼著作審定人之一的沈春澤（?-

1629）則在〈長物志序〉進一步解釋：「夫

標榜林壑、品題、酒茗、收藏、位置、圖史、

杯鐺之屬，於世為閒事，於身為長物，而品

人者於此觀韻焉、才與情焉。」（圖 2）換言

之，舉凡上述所稱，世人認為的「閒事」、「長

物」，或許都是些柴米油鹽醬醋茶以外，無

暇顧及之事；然而，這恰巧是文震亨關心的

事與物，並作為判斷旁人是否具備才情、韻

味的文青準則。

　　若是追尋引發文震亨立下出書決心的原

因，則很有可能是受到市井間俗不可耐的好

事者刺激而來。根據好友沈春澤〈序〉提到：

「近來富貴家兒與一二庸奴、鈍漢，沾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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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審定人身份，從而得出文震亨《長

物志》最有可能完成於 1610年代後期，並

假定出版於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615-

1620）。1
除了柯律格教授推測《長物志》

的完成時間外，另有推測該書完成於萬曆

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1618-1619），或有天

啟元年（1621），或是崇禎七年（1634）說法，

迄今尚未有定論。除此之外，近代植物學家

陳植（1899-1989）教授則是對園林建築及植

物喜好而校注《長物志》，亦對本書有較為

深入的研究與分析。
2
總而言之，即使學界現

仍無法百分之百的確認《長物志》出版時間，

依然無損於對本書的正面評價。

　　此次配合本（2019）年 9月 28日開展

「小時代的日常：一個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

特展，本院特從國家圖書館借來明末刊本及

清同治年間的《長物志》各一部，及萬曆

三十一年（1603）杭州書商胡文煥出版《新

刻洞天清錄》及萬曆年間繡水沈氏尚白齋刊

有往來，甚至有些還是具有姻親淵源的友人，

像是卷五審定人趙宧光的妻子文俶（1595-

1634），為文震亨堂兄文從簡（1574-1648）

的女兒，即文震亨的堂姪女；卷八審定人王

留是著名文學及書法家王穉登（1535-1612）

的五子，而王留的哥哥王徵君則是文震亨的

岳父，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千絲萬縷的人際脈

絡對於這本書構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

　　由於英國學者柯律格（Craig Clunas）教

授曾經對《長物志》進行過深入研究，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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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文震亨《長物志》卷端有「田研齋」白方印、「文震亨」
朱方印　明末葉刊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圖3 文震亨《長物志》每卷題名及其審定人

 圖2 明　沈春澤　〈長物序〉收入《長物志》　明末葉刊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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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宋朝以後才開始流行，進而影響明、清

兩朝的文人依循前人腳步，文震亨便是這個

在潮流下的其中一份子。

　　特別的是，四庫館臣在看待文震亨其人

及《長物志》時，緣於其為文徵明曾孫的家世

背景，認為賞鑑自有淵源；又因其絕食殉國、

氣節炳然之故，相較其他人而言，則更增添

一些敬重與惜才的成份。然而回歸到本書時，

還是認為有其參考藍本，根據《欽定四庫全

書總目・長物志提要》：「凡閒適玩好之事，

纖悉畢具。大致遠以趙希鵠《洞天清錄》為淵

源，近以屠隆《考槃餘事》為參佐。」故而，

下面就從宋朝趙希鵠《洞天清錄》（原作《洞

天清祿集》）談起，追索文震亨《長物志》出

現以前屬於「雜品類」的鑑賞書籍。（圖 6）

一、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

　　《洞天清祿集》約成書於南宋嘉熙、淳

祐年間（1237-1252），傳至明代，明人改書

名為《洞天清錄》刊行流通，至清以後則兩

種寫法並見。
9
作者為南宋宗室後裔的趙希鵠

（約 1170-1242），字飛卿，浙江諸暨人，家

居袁州宜春。趙希鵠父親趙師偃曾任臨安兩

浙轉運司，而趙希鵠為嘉定癸未（十六年，

1223）進士，可見其出身於官宦世家，故能

寫作本書有其背景。

　　根據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序〉：「悅目

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

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硯，良以是也。明

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

映時，取古人妙跡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

水，摩娑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

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

孰有踰此者乎？」這段內容充分呈現出趙希

鵠心中理想的生活方式，是身處於一個窗明

几淨、佈置雅致的家居環境之中，閒來與訪

客談談古人法書、聊聊古畫，把玩鐘鼎，彷

彿可以感受商、周朝的古人興味；眼前所見

是端州佳硯，所聞盡是悅耳的古琴弦聲。人

世間還有什麼能比此種清福更加受用的呢。

　　本書所載皆趙希鵠的經歷或親身體驗，

因此寫來特別真實有感。
10
書中分敘鑑別古器

之事，舉凡古琴、古硯、古鐘鼎彝器、怪石、

研屏、筆格、水滴、古翰墨真跡、古今石刻、

古今紙花印色、古畫等，俱在考辨之列。趙

希鵠不僅對各種古器之源流進行考證，且辨

析精審，被視為宋代品評古玩及文房清賞的

代表作品，同時對之後的明、清士人寫作鑑

賞書籍影響深遠。（圖 7）

二、明初．曹昭《格古要論》

　　被視為明代最早古物鑑賞著作的《格古

要論》三卷，作者為曹昭（活動於元末明初），

字明仲，松江華亭（今上海）人。據曹昭〈格

古要論序〉：「先子貞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

《考槃餘事》等書，以彌補本院藏品的不足。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部借展的明末東

海徐成瑞校刊《長物志》，不僅是現存最早

刊本，同時透過書上兩個特別的收藏印，一

為「田研齋」白方，另一為「文震亨印」朱方，

推測此部應是首刷的初印本。（圖 4）

　　「田研齋」白方印置於卷端首葉最下方，

按理來說多半是首位擁有書籍之人。據查印

主為明末文人余國楨（1596-1679），字瑞人，

別號劬庵，遂安（今浙江杭州）人。崇禎庚

辰（十三年，1640）進士，官富順知縣。余

氏嘗言家無長物，惟積圖書數卷，以遺子孫，

著有《田研齋集》及《見聞記憶錄》。
3
由於

印主余國楨活動的年代與地域與文震亨多有

重疊，兩人很可能相識。

　　再者，書中「文震亨印」朱方印則是巧

妙的鈐壓在作者名字上，作者文震亨並非本

書首位的擁有者，卻在書上鈐印，那麼最有

可能的情況便是余國楨在購得此書之後，曾

經拿給作者文震亨鈐下印記；或者，余國楨

在因緣際會下得到文震亨贈書，特別請文震

亨於姓名處鈐印以留念，其作用便如同現今

請作者簽書的意義是相同的。

　　此外，卷一審定者王醇及校刊者徐成瑞

名字旁的空行處，另見鈐有「梅益徵印」白

方及「復齋」朱方藏印。此二枚章的印主為

清嘉慶年間藏書家梅益徵（生卒年不詳），

字復齋，松江（今上海）人。梅氏嗜書，購

求數十年，頗多得鈔本、稿本等罕見之書。

遇有善本，手自校勘，室名「得一閣」。而

透過追索書中鈐印過程，可知流傳有緒。

　　現今仍可見到的《長物志》版本，除了

明末徐成瑞校刊本之外，另外還有清乾隆

朝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寫本、
4
清乾隆

四十三年（1778）金忠淳硯雲書屋刊本、5
清

道光二十年（1840）鉛印本、6
清同治十三年

（1874）南海伍氏《粵雅堂叢書》刊本 7
（圖

5），以及清同治到光緒年間的上海申報館排

印本等。民國之後，《長物志》出版情況更

為常見，像是民國四年（1915）《古今說部

叢書》鉛印本、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神

州國光社《美術叢書》排印本
8
等等。

文震亨《長物志》出現以前的鑑賞

指南

　　在《長物志》出現之前，這類以文人清

供、賞心娛目器具為主題的著作，其實不少。

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將這類書

籍編入「子部雜家類雜品之屬」，並在《四

庫全書簡明目錄》項下註解：「宋以後一切

賞心悅目之具，無不勒有成編，圖籍於是始

眾。今於專明一事者，皆別入譜錄；其雜陳

眾品者，並類聚於此門。蓋既為古所未有之

書，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換言之，

這類論述多樣品項的書籍，未見於宋朝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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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宋朝以後才開始流行，進而影響明、清

兩朝的文人依循前人腳步，文震亨便是這個

在潮流下的其中一份子。

　　特別的是，四庫館臣在看待文震亨其人

及《長物志》時，緣於其為文徵明曾孫的家世

背景，認為賞鑑自有淵源；又因其絕食殉國、

氣節炳然之故，相較其他人而言，則更增添

一些敬重與惜才的成份。然而回歸到本書時，

還是認為有其參考藍本，根據《欽定四庫全

書總目・長物志提要》：「凡閒適玩好之事，

纖悉畢具。大致遠以趙希鵠《洞天清錄》為淵

源，近以屠隆《考槃餘事》為參佐。」故而，

下面就從宋朝趙希鵠《洞天清錄》（原作《洞

天清祿集》）談起，追索文震亨《長物志》出

現以前屬於「雜品類」的鑑賞書籍。（圖 6）

一、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

　　《洞天清祿集》約成書於南宋嘉熙、淳

祐年間（1237-1252），傳至明代，明人改書

名為《洞天清錄》刊行流通，至清以後則兩

種寫法並見。
9
作者為南宋宗室後裔的趙希鵠

（約 1170-1242），字飛卿，浙江諸暨人，家

居袁州宜春。趙希鵠父親趙師偃曾任臨安兩

浙轉運司，而趙希鵠為嘉定癸未（十六年，

1223）進士，可見其出身於官宦世家，故能

寫作本書有其背景。

　　根據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序〉：「悅目

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

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硯，良以是也。明

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

映時，取古人妙跡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

水，摩娑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

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

孰有踰此者乎？」這段內容充分呈現出趙希

鵠心中理想的生活方式，是身處於一個窗明

几淨、佈置雅致的家居環境之中，閒來與訪

客談談古人法書、聊聊古畫，把玩鐘鼎，彷

彿可以感受商、周朝的古人興味；眼前所見

是端州佳硯，所聞盡是悅耳的古琴弦聲。人

世間還有什麼能比此種清福更加受用的呢。

　　本書所載皆趙希鵠的經歷或親身體驗，

因此寫來特別真實有感。
10
書中分敘鑑別古器

之事，舉凡古琴、古硯、古鐘鼎彝器、怪石、

研屏、筆格、水滴、古翰墨真跡、古今石刻、

古今紙花印色、古畫等，俱在考辨之列。趙

希鵠不僅對各種古器之源流進行考證，且辨

析精審，被視為宋代品評古玩及文房清賞的

代表作品，同時對之後的明、清士人寫作鑑

賞書籍影響深遠。（圖 7）

二、明初．曹昭《格古要論》

　　被視為明代最早古物鑑賞著作的《格古

要論》三卷，作者為曹昭（活動於元末明初），

字明仲，松江華亭（今上海）人。據曹昭〈格

古要論序〉：「先子貞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

《考槃餘事》等書，以彌補本院藏品的不足。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部借展的明末東

海徐成瑞校刊《長物志》，不僅是現存最早

刊本，同時透過書上兩個特別的收藏印，一

為「田研齋」白方，另一為「文震亨印」朱方，

推測此部應是首刷的初印本。（圖 4）

　　「田研齋」白方印置於卷端首葉最下方，

按理來說多半是首位擁有書籍之人。據查印

主為明末文人余國楨（1596-1679），字瑞人，

別號劬庵，遂安（今浙江杭州）人。崇禎庚

辰（十三年，1640）進士，官富順知縣。余

氏嘗言家無長物，惟積圖書數卷，以遺子孫，

著有《田研齋集》及《見聞記憶錄》。
3
由於

印主余國楨活動的年代與地域與文震亨多有

重疊，兩人很可能相識。

　　再者，書中「文震亨印」朱方印則是巧

妙的鈐壓在作者名字上，作者文震亨並非本

書首位的擁有者，卻在書上鈐印，那麼最有

可能的情況便是余國楨在購得此書之後，曾

經拿給作者文震亨鈐下印記；或者，余國楨

在因緣際會下得到文震亨贈書，特別請文震

亨於姓名處鈐印以留念，其作用便如同現今

請作者簽書的意義是相同的。

　　此外，卷一審定者王醇及校刊者徐成瑞

名字旁的空行處，另見鈐有「梅益徵印」白

方及「復齋」朱方藏印。此二枚章的印主為

清嘉慶年間藏書家梅益徵（生卒年不詳），

字復齋，松江（今上海）人。梅氏嗜書，購

求數十年，頗多得鈔本、稿本等罕見之書。

遇有善本，手自校勘，室名「得一閣」。而

透過追索書中鈐印過程，可知流傳有緒。

　　現今仍可見到的《長物志》版本，除了

明末徐成瑞校刊本之外，另外還有清乾隆

朝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寫本、
4
清乾隆

四十三年（1778）金忠淳硯雲書屋刊本、5
清

道光二十年（1840）鉛印本、6
清同治十三年

（1874）南海伍氏《粵雅堂叢書》刊本 7
（圖

5），以及清同治到光緒年間的上海申報館排

印本等。民國之後，《長物志》出版情況更

為常見，像是民國四年（1915）《古今說部

叢書》鉛印本、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神

州國光社《美術叢書》排印本
8
等等。

文震亨《長物志》出現以前的鑑賞

指南

　　在《長物志》出現之前，這類以文人清

供、賞心娛目器具為主題的著作，其實不少。

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將這類書

籍編入「子部雜家類雜品之屬」，並在《四

庫全書簡明目錄》項下註解：「宋以後一切

賞心悅目之具，無不勒有成編，圖籍於是始

眾。今於專明一事者，皆別入譜錄；其雜陳

眾品者，並類聚於此門。蓋既為古所未有之

書，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換言之，

這類論述多樣品項的書籍，未見於宋朝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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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渴、追本溯源的「說清楚、講明白」性格；

近因則在於眼見近世紈袴子弟不識古物的高

下、真贗，盲目追求假貨俗物，甚至有誤導

古器書畫真正價值的判斷。換言之，這種源

於對坊間追求器物的雅俗界限混淆而產生焦

慮感，促使曹昭希望透過書中內容導正世人

對古器及名畫的看法，進而建立正確的鑑賞

觀點。

　　本書完成洪武年間，據不同版本的曹昭

自序，而有不同成書時間，一說為洪武二十

年（1387），另一說為二十一年（1388）。

此書深受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對古物

鑑賞的影響，按其性質分成十三門，卷上為

古銅、古畫、古墨跡、古碑法帖；卷中為古

琴、古硯、珍奇、金鐵；卷下為古窑器、古漆、

錦綺、異木、異石。
11

　　其後，同為松江人的舒敏將曹昭《格古

要論》重編成五卷本，而後又被江西吉水人

王佐於景泰七年（1456）至天順三年（1459）

增補為《新增格古要論》十三卷本。（圖 9）

新增部分較原有內容更為廣泛豐富，同時遵

循曹昭立論有據、客觀公允的賞鑑態度。此

種對古器的鑑賞品評觀點，對活動於嘉靖及

萬曆年間的高濂、項元汴（1525-1590）、王世

貞（1526-1590）、張應文（1535-1593）、屠隆

（1543-1605）、董其昌（1555-1636），甚至是

更晚的李日華（1565-1635）、沈德符、文震亨

等人，具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力。

三、明．張應文《清秘藏》

　　《清秘藏》為張應文所作，其子張謙德

（1577-1643，即著作《瓶花譜》、《清河書

畫舫》的張丑）為完成父親遺願，於服喪期

間重新潤色編纂後出版。張應文，字茂實，

江蘇崑山人。因屢試不第，將全部重心放在

古器、書畫以自娛。後自嘉定徙居長洲，廣

搜古今法書名畫。張應文晚年病重時，邀請

多年好友王穉登為《清秘藏》寫序，而王穉

登在序中提到本書取名由來：「今舉生平所

素蓄古法帖、名畫、古琴、

舊硯、彝鼎尊壺之屬，置之

齋閣，以為珍玩，其售之者

往來尤多。」由此可知，曹

昭家境應該是很不錯的，父

親向來喜歡買些古法帖、古

畫、琴、硯、青銅器等等，

其子曹昭在耳濡目染之下，

亦培養出崇古嗜好與鑑賞能

力。（圖 8）

　　曹昭又說：「余自幼性

本酷嗜古，侍於先子之側，

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

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

否而後已，迨老至猶弗怠，

特患其不精耳。近世紈 子

弟習清事者必有之，惜其心雖好，而目未之

識。因取古銅器、書畫、異物分高下、辨真

贗，舉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之

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如此一來，

我們便很清楚曹昭為什麼要寫作本書。其遠

因在於其自幼受到耳目學識影響，養成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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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渴、追本溯源的「說清楚、講明白」性格；

近因則在於眼見近世紈袴子弟不識古物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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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古硯、珍奇、金鐵；卷下為古窑器、古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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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同為松江人的舒敏將曹昭《格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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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具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力。

三、明．張應文《清秘藏》

　　《清秘藏》為張應文所作，其子張謙德

（1577-1643，即著作《瓶花譜》、《清河書

畫舫》的張丑）為完成父親遺願，於服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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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南道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高濂父

親高應鵬，為武功郡王高遵甫的十四世孫，

名門望族之後，然棄儒從商，致十年而富；

其後曾入貲為南京龍江關提舉，為官認真盡

責。待高濂出生之後，即另外築室藏書，貯

古圖書、古畫、古尊彝鐘鼎等器，從小提供

高濂良好的求學環境及文化薰陶基礎。

　　高濂在經濟無虞與閑逸生活下，舉凡讀

書、寫字、吟詩、彈琴、賞畫、品茗、焚香、

遊賞等事，皆日常所為。所著《遵生八牋》

十九卷，分成八牋，著重養生哲學、追尋延壽

之方。其中〈燕閒清賞牋〉分上、中、下三卷

論述賞鑑清玩之物及事，雖看似與養生無關，

然從高子（高濂在書中自稱為高子）引言稱：

「閒者，匪（按：非也。）徒尸居肉食，無所

事事之謂。俾閒而博奕樗蒲（按：古代棋戲），

又豈君子之所貴哉。孰知閒可以養性，可以悅

心，可以怡生，安壽斯得其閒矣。」可知高子

將閒事視為洗滌人間氛垢、清心樂志的延壽方

法，亦符合他認為的養生之道。（圖 12）

　　院藏此本《雅尚齋遵生八牋》為最早刊

印本，書前有屠隆、李時英（隆慶五年 1571

進士，錢塘人）及萬曆十九年（1591）高濂

自序。由此可知，高濂此書完成後，曾讓屠

隆及李時英閱過，屠、李兩人才寫下推薦序。

由於高子書中多處引用南宋趙希鵠《洞天清

錄》、曹明仲《格古要論》等書看法，卻未見

屠隆觀點，可見高濂此書出版時間應早於屠隆

《考槃餘事》。此外，現今學者看待屠隆《考

槃餘事》時，又經比對兩書內容之後，認為大

多受高濂《遵生八牋》影響，甚至有增刪、改

造高濂原文的情形。13

二、明．屠隆《考槃餘事》

　　被視為由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屠隆

（字長卿，一字緯真）所作《考槃餘事》，

是一本以文房清玩為主題的著作。書中分成

四卷，卷一論書板碑帖；卷二評畫、紙、墨、

筆、硯、琴、劍；卷三則有香、筆格、筆筒、

筆船、筆洗、圖書匣、花尊、鐘、磬等文房

等各式器皿；卷四雜談數珠、缽、番經、道扇、

道服、鶴、瓶花、盆玩、品茗、製茶等物用

及事類，由於卷三及四頗為瑣碎紛亂，遂難

以區分種類及性質。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由繡水沈士龍、

沈德先、沈孚先家族經營書坊「尚白齋」出

版的《考槃餘事》，標榜著經過當時知名的

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

1558-1639）著手校訂，不但是目前所見最早

的版本，亦是最接近原貌的版本。（圖 13）

不過，值得探討的是，根據現今研究者黃睿

針對本書內容比對後，發現尚白齋本《考槃

餘事》237條，其中取自高濂《遵生八牋》便

有 183條，比例接近 80%之高；而取自趙希

鵠《洞天清錄》及曹昭、舒敏及王佐等人整

理的《新增格古要論》則各 19條。因而得出

《考槃餘事》多是雜抄《遵生八牋》而來。

覩記者，一一題識，而總

命之曰《清秘藏》，蓋亦希

跡倪高士云。」所指的倪高

士，即元代著名書畫家倪瓚

（1301-1374），取倪瓚藏

書樓閣「清秘閣」為《清秘

藏》書名，意謂所見所識俱

為清雅珍罕之物，亦有向古

人致敬的意味。（圖 10）

　　本書成書時間約萬曆

二十一至二十三年（1593-

1595）之間。內容分上、下

兩卷，卷上論玉、古銅器、

法書、名畫、石刻、窑器、晉漢印章、硯、

異石、珠寶、琴劍、名香、水晶瑪瑙琥珀、墨、

紙、宋刻書冊、宋繡刻絲、雕刻、古紙絹素、

裝褫收藏，共計二十門；卷下敘賞鑑家、書

畫印識、法帖源委、臨摹名手、奇寶、斲琴（製

琴）名手、唐宋錦繡、造墨名手、古今名論

目、所蓄所見，共十門。張應文參照南宋趙希

鵠《洞天清祿集》體例，多敘所見所聞，並引

用前人觀點加以論證或反駁，像南宋周密《雲

烟過眼錄》、明曹明仲《格古要論》的觀點，

都曾出現。（圖 11）

與《長物志》同時期的選物指南

一、明．高濂《遵生八牋》

　　活動於明嘉靖、萬曆年間的高濂（約

1535-1603前後），12
字深甫，號瑞南，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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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院藏

 圖10 明　張應文撰　〈清秘藏序〉收入《清秘藏》　精鈔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瑞南道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高濂父

親高應鵬，為武功郡王高遵甫的十四世孫，

名門望族之後，然棄儒從商，致十年而富；

其後曾入貲為南京龍江關提舉，為官認真盡

責。待高濂出生之後，即另外築室藏書，貯

古圖書、古畫、古尊彝鐘鼎等器，從小提供

高濂良好的求學環境及文化薰陶基礎。

　　高濂在經濟無虞與閑逸生活下，舉凡讀

書、寫字、吟詩、彈琴、賞畫、品茗、焚香、

遊賞等事，皆日常所為。所著《遵生八牋》

十九卷，分成八牋，著重養生哲學、追尋延壽

之方。其中〈燕閒清賞牋〉分上、中、下三卷

論述賞鑑清玩之物及事，雖看似與養生無關，

然從高子（高濂在書中自稱為高子）引言稱：

「閒者，匪（按：非也。）徒尸居肉食，無所

事事之謂。俾閒而博奕樗蒲（按：古代棋戲），

又豈君子之所貴哉。孰知閒可以養性，可以悅

心，可以怡生，安壽斯得其閒矣。」可知高子

將閒事視為洗滌人間氛垢、清心樂志的延壽方

法，亦符合他認為的養生之道。（圖 12）

　　院藏此本《雅尚齋遵生八牋》為最早刊

印本，書前有屠隆、李時英（隆慶五年 1571

進士，錢塘人）及萬曆十九年（1591）高濂

自序。由此可知，高濂此書完成後，曾讓屠

隆及李時英閱過，屠、李兩人才寫下推薦序。

由於高子書中多處引用南宋趙希鵠《洞天清

錄》、曹明仲《格古要論》等書看法，卻未見

屠隆觀點，可見高濂此書出版時間應早於屠隆

《考槃餘事》。此外，現今學者看待屠隆《考

槃餘事》時，又經比對兩書內容之後，認為大

多受高濂《遵生八牋》影響，甚至有增刪、改

造高濂原文的情形。13

二、明．屠隆《考槃餘事》

　　被視為由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屠隆

（字長卿，一字緯真）所作《考槃餘事》，

是一本以文房清玩為主題的著作。書中分成

四卷，卷一論書板碑帖；卷二評畫、紙、墨、

筆、硯、琴、劍；卷三則有香、筆格、筆筒、

筆船、筆洗、圖書匣、花尊、鐘、磬等文房

等各式器皿；卷四雜談數珠、缽、番經、道扇、

道服、鶴、瓶花、盆玩、品茗、製茶等物用

及事類，由於卷三及四頗為瑣碎紛亂，遂難

以區分種類及性質。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由繡水沈士龍、

沈德先、沈孚先家族經營書坊「尚白齋」出

版的《考槃餘事》，標榜著經過當時知名的

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

1558-1639）著手校訂，不但是目前所見最早

的版本，亦是最接近原貌的版本。（圖 13）

不過，值得探討的是，根據現今研究者黃睿

針對本書內容比對後，發現尚白齋本《考槃

餘事》237條，其中取自高濂《遵生八牋》便

有 183條，比例接近 80%之高；而取自趙希

鵠《洞天清錄》及曹昭、舒敏及王佐等人整

理的《新增格古要論》則各 19條。因而得出

《考槃餘事》多是雜抄《遵生八牋》而來。

覩記者，一一題識，而總

命之曰《清秘藏》，蓋亦希

跡倪高士云。」所指的倪高

士，即元代著名書畫家倪瓚

（1301-1374），取倪瓚藏

書樓閣「清秘閣」為《清秘

藏》書名，意謂所見所識俱

為清雅珍罕之物，亦有向古

人致敬的意味。（圖 10）

　　本書成書時間約萬曆

二十一至二十三年（1593-

1595）之間。內容分上、下

兩卷，卷上論玉、古銅器、

法書、名畫、石刻、窑器、晉漢印章、硯、

異石、珠寶、琴劍、名香、水晶瑪瑙琥珀、墨、

紙、宋刻書冊、宋繡刻絲、雕刻、古紙絹素、

裝褫收藏，共計二十門；卷下敘賞鑑家、書

畫印識、法帖源委、臨摹名手、奇寶、斲琴（製

琴）名手、唐宋錦繡、造墨名手、古今名論

目、所蓄所見，共十門。張應文參照南宋趙希

鵠《洞天清祿集》體例，多敘所見所聞，並引

用前人觀點加以論證或反駁，像南宋周密《雲

烟過眼錄》、明曹明仲《格古要論》的觀點，

都曾出現。（圖 11）

與《長物志》同時期的選物指南

一、明．高濂《遵生八牋》

　　活動於明嘉靖、萬曆年間的高濂（約

1535-1603前後），12
字深甫，號瑞南，一作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文
青
日
常 

─ 

十
七
世
紀
文
震
亨
的
選
物
指
南

441

24 25

展
場
巡
禮

 圖11 〈敘賞鑒家〉收入《清秘藏》卷下　精鈔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圖12 明　高濂　《雅尚齋遵生八牋》　明刊本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圖10 明　張應文撰　〈清秘藏序〉收入《清秘藏》　精鈔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補遺》四卷。
15

　　書中論及關於時人所愛器物、畫作等賞

鑑事宜，列入〈玩具〉卷下，項目包含名臣

書畫學、時玩、瓷器、好事家、假骨董、法

帖、紙、墨、硯、漆、扇。以「時玩」為例，

沈氏直言：「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

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窯，其價

遂與古敵。」從中可看出萬曆年間的士人與商

賈對於時玩器皿的偏好與風尚。（圖 14）

結語 
　　身處於動盪時代的十七世紀，諸如上述

所提到的沈春澤、趙頤光、沈德符、文震亨

這些懷抱著熱情理想的熟齡文青們，當他們

閒暇翻閱著南宋趙希鵠、明初曹昭等前人所

留下鑑賞書籍的同時，內心很可能充滿著對

時代變動的矛盾與無奈，只好在透過鑑賞玩

味這些「長物」的當下，力求在屬於自己生

活裏活出一個有滋有味的「小時代」。這種

文人雅士生活面貌的形塑，遂從周遭有形之

物的居所、器用、收藏逐一建構起來，心境

與品味則在無形之間成為生命的一部分。以

文震亨為首的這群賞鑑家們，可以說是從古

法中找到當代的賞玩樂趣，器物雖古，生活

卻可以處處新鮮，日日有味。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最後，更主張此本《考槃餘事》與屠隆著作

所呈現出來的寫作風格大不相同，極有可能

是書坊偽託之作。
14

　　姑且不論是否偽託屠隆之名而編成的《考

槃餘事》，在書坊有利可圖的出版背景下，仍

具體呈現出當時士人或文人群們對時下流行

玩賞古物的高度興趣與鑑賞風尚。本書作為探

討晚明物質文化的研究上，仍有其參考價值。

三、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明代文人沈德符於萬曆三十四、三十五

年（1606-1607）寫成《萬曆野獲編》二十卷，

書名標誌寫作時間為「萬曆」朝，「野獲」

則有「野之所獲」意味，內容則上自朝章掌

故，下至風土民情，是一本範圍廣泛、種類

豐富的筆記著作；十餘年後，沈氏於四十七

年（1619）又完成《續編》十二卷，可惜不

曾出版。直到清康熙年間，錢枋（生卒年不

詳）以及沈德符的五世孫沈振根據留下的部

分重新梳理成《萬曆野獲編》正續編三十卷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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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洞天清祿集》書名及內容研究，可參考衣若芬，〈趙希鵠《洞天清祿集》探析〉，《新宋學》，輯 2（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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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國藝術收藏家 Sir Percival David (1892-1964), Chinese Connoisseurship: The Ko Ku Yao Lun, 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Antiqu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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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高濂生卒年考證，迄今尚未有明確定論，所載生卒年號係依曾莉莉論文研究成果供參。相關論文可見於曾芳，〈高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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